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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山
东省文化与旅游厅发布《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
古发现》名单，地处鲁南的滕州市有九项名列
其中。

清阮芸台有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
论升降焉。”百年考古学可以见证，滕州确是文
物大市。在数说滕州百年重要考古发现之时，
人们是否还记得在这里曾有过一次令人痛心
不已的重要考古损失？

1933年官方首次在滕县进行科学考古发
掘，地点在安上村北谷堆顶(今滕州市木石镇)
和赵庄村北曹王墓(今滕州市羊庄镇)。这次考
古发掘结束后，因日军侵华战火毁掉了发掘资
料而无法写出考古报告，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
一大遗憾！主持此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董作宾，曾称之为“是一幕考古学上之悲惨的
史实”！

资料被毁掉了，考古报告永远写不出来了，
然而当年《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对这次考古的
报道还在，亲历者的记述、日记、书信还在，近些
年有关学者对这件事也多有梳理探究，从中我
们还能看到这悲惨史实的一幕幕镜头。

1933年3月12日，滕县第二区第八乡安上村
农民陈士富之子兄弟三人，在村北俗称“谷堆
顶”的高台处挖土填补水毁田地，挖出14件周
代青铜器。此时国内考古学方兴，消息传出，见
诸报端，学界为之轰动，收购文物者闻讯纷纷
至滕出价求购。滕县教育科科长魏希鸿深知事
关重大，将此事上报省府及教育厅，引起了上
层重视，即电令滕县政府“设法购回保存，以免
散失”，并特派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同省府候
差员张书绅、省会公安局所长刘献庭(滕县人)，
持省府主席韩复榘的训令，于4月4日抵达滕
县。经过查询、协商，省府出资2000元交与发掘
者陈氏兄弟，收购其鼎二、鬲四、簋四、盘一、匜
一、壶一、罍一，共14件青铜器。购品除壶、罍
外，各器都有铭文，有一鼎内还存有全个鱼骨。
1944年，滕人生介明编印的《续滕县志》卷五，
收入此次出土的青铜器图片及铭文。据续志记
载，另有安上遗址出土的一件簋盖为当地人士
收藏，上有铭文18字，志书有其图铭。此次安上
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当是15件之数。

王献唐在滕县谈妥收购铜器之事后，于4
月7日到距县城35里的安上遗址作实地考察。
安上遗址处于山地之间，路途不畅，须骑驴前
行，因“新雨泥泞，道行甚苦，又不惯骑驴，腿胯
颇痛”，王先生为此事辛劳可想而知。到达安上
遗址后，他通过观察、调查记下：“陶片垒垒满
地，鬲足尤多，花纹形式皆商周时物。间以蚌蚧
骨骼，前有古井。铜器出土所在，居地之西北。
从各方推测：古为高台，台有人居，铜器即其所
遗，如古井、瓦片、骨骸、灰土皆其明验绝非葬
器也。”

当天晚上，王献唐住宿在家居安上村的乡
长陈忠海家中，又得知村东十余里赵庄北有古
墓群，当地人称“曹王墓”。翌日，王献唐在一村
民的陪同下骑驴翻山越岭赶到曹王墓考察，看
到此地有八座汉墓：“墓上有方口，与地平，自
口下，即见石室。四面墙壁各有门，门内方形为
屋一大间，其深或可见边，或不知其尺寸。屋上
皆石板，撑以石柱，所有石板皆为汉代画像，统
计大小千余块。屋高七八尺，宽一丈左右。井口
有石盖，盖有槽，中有鼻可提。”他看后为“一般
民众不知其关系与价值，不加保存，或以之修
路，或用之架桥，屋基、墙垣有此项珠宝杂置其
间”而惋惜不已，遂有保护起来供各方人士参
观考察的设想。

4月10日，王献唐一行三人把此次收购到
的十四件青铜器顺利运至济南，公开展览三日
后，藏之于省立图书馆。1958年，国家文物局将
其中十一件铜器调往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
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展藏。

王献唐此次滕县七日之行，每天都有详细
日记，取名为《滕邑访古记》。这年9月，“国立中
央研究院”、山东古迹研究会派员到滕县察看
这两处遗址。10月9日，中央研究院鉴于滕县多

次发现古物，决定由董作宾和王献唐负责邹、
滕、峄三县考古发掘工作。10月14日，董作宾专
程到济南同王献唐商谈考古事宜，商定先在滕
县动工发掘。王献唐因计划建筑新式图书室不
能同往，委派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牟祥农参加。

10月19日董作宾一行抵滕，住宿在黄支田
为校长的县城北关区立第一小学。20日董作
宾、王湘和牟祥农先行至安上村，22日全体考
古人员到达，根据工作需要分为二组。24日一
组人员开始发掘谷堆顶，住宿安上村；26日另
一组人员开始发掘曹王墓群，住宿赵庄；主持
人董作宾骑驴来往于两地之间指导发掘。11月
11日，山东大学刘咸教授带领七名学生、一名
技术员前来参加考古，至此考古队员已有16
人。此次考古各方热情之高，人数之多，被亲历
此事的考古专家石璋如称誉为“可与安阳殷墟
第四次发掘相媲美，同为考古发掘史上的盛
事”。

安上遗址考古发现有陶器、骨器、石器，蚌
器、铜器，其中石镞、石镰、石刀，有人认为类似于
殷墟出土之物，石璋如断定属龙山文化晚期。在
陈氏兄弟挖出铜器的原坑，发现了棺椁痕迹及
半具人骨等，联想到出土鼎内存有鱼骨，考古人
员由此推定此乃墓葬，青铜器当是殉葬之物。在
第二十二坑，还发现了殷商时期占卜龟甲。

另一处曹王墓群发掘，是中国首次科学地
清理汉画像石墓室，发掘墓圹21个，墓圹建筑构
造形式多有不同，其中一圹“深2 . 2米，东南小室
二，互相沟通，隔以稜形小石柱，全圹石柱相同，
颇有西洋作风，花纹亦作鱼形”；另一圹“东两面
石壁各刻有一星状花纹，形似现在党旗上之白
日，惟芒角较少，仅有四个；后部为石洞，洞深邃
可一米，其洞底之墓高于墓底一尺，凡此皆为与
他墓不同之点。尚有石柱二根，俨然将石洞隔之
为两……”墓群考古共获画像石大小62方，五铢
钱、陶片等遗物五箱。

当年12月初，考古人员对安上遗址、曹王
墓群两处所得古物编号、装箱完毕，运往济南
整理。这次滕县考古共持续40余天，参加考古
人员16名，雇用工人35名，开坑43个，发掘墓圹
21个，得遗物20余箱，采获汉画像石33方。

滕县考古发掘结束后，主持此事的董作宾
即投入到殷墟发掘的工作中，可他仍在牵挂着
滕县考古报告的编写，于当年12月18日及1934年、
1935年三次致函王献唐谈及此事。直到1937年日
军侵华战争爆发，考古报告还没有发表出来，董
作宾把已整理的报告和发掘的记录资料装入木
箱运往长沙，又转运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九龙仓
库保存。1941年香港沦陷，九龙仓库所存物品全
被战火吞没。抗战胜利后，董作宾回忆此事叹息
道：“滕县发掘工作，是一幕考古学上之悲惨的
史实”“滕县的发掘报告怕是永远写不出来了”！
果然如此，后来这两项遗址发掘研究渐渐淡出
了考古者的视野。

2017年10月，我骑单车走访曹王墓群遗址和
安上遗址。曹王墓群遗址处已是一个普通耕种
的小山丘，山上山下未见这里曾经发掘过汉墓
群的标记。访曹王墓村老者，有人不知此事，有
人虽知曾有此事亦语焉不详。过山口走曹王墓
村至安上村最为便捷的山道，有一段已耕种为
农田无路可走，只好推车穿田埂绕行。当年的安
上村已为前、中、后安三村，遗址处已是平地，种
有庄稼、蔬菜，当地人称“宝贝地”。此处有2011年
立的“后安村北遗址”市级文物保护碑，背面文
字为“后安村北遗址位于滕州市木石镇后安村。
时代为周、汉代”，下面是遗址保护范围。

曾经轰动国内学界的安上遗址、曹王墓群
考古发掘记录资料没了，谷堆顶平了，像石坑
添了，但是出土铜器、汉画像石等物品没有丢，
当年的许多文字记述犹在，为了铭记这一悲惨
的考古历史事件，有关部门是否该给这两处遗
址一个应有的“名份”？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滕州
市对羊庄镇前毛堌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央
视《探索·发现》播出了《前毛堌汉墓》考古发掘
的纪录片。有趣的是这座汉墓建筑也有西洋风
格，它是否与曹王墓建筑“西洋作风”有关联？
两墓之间或许还有值得对比研究的东西。

□赵瑞峰

中国古代，江南地区多产茶，因又对煎茶用水甚为讲
究，所谓“欲治好茶，先藏好水”(袁枚语)。

唐陆羽《茶经》论好水品级：“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
为下。”这里所说的“山水”即山泉水、泉水。宋徽宗《大观茶
论》中虽将江水和井水的品级颠倒了一下次序，但也认为烹
茶用山水为最佳。唐人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故刑部侍
郎刘伯刍根据自己的品水经验，推出了一份水榜，入榜的共
有七种水。其中扬子江南零水(镇江中泠泉)、无锡惠山泉、苏
丘虎丘泉、丹阳观音泉、扬州大明泉等都处于传统江南产茶
区。陆羽《煮茶记》中有其所拟水品排行榜，共列出20种水，然
而两者完全不涉及北方泉水，岂北方无佳泉名水？当然不是！
究其原因，只能说是那时北方不产茶，北人亦少有饮茶者，故
北地有无佳泉，也就不在刘伯刍和陆羽的关注视线内。

据唐代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记载：“南人好饮之，
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学
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
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
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根据
这个记载，可见自唐代开元之后，北人饮茶源于山东，山
东饮茶源出泰山灵岩寺。北方唐时不产茶，所用茶皆自江
淮而来。那时“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如用山泉水煎茶
固妙，然北地泉水相对较少，又分布不均，完全用泉水根
本办不到，就只能就地取材，用泉水，也用江河、井水煎
茶。

灵岩寺四面环山，寺周泉脉甚众，著名的如”卓锡泉”
“甘露泉”等历史久长，水清馥隽永，不次于江南那些有名
佳泉，用来煎茶再好不过。降魔禅师所用煎茶之水想必就
是泉水，因为此处泉水所煎之茶甘腴清香，又祛睡醒智，
故闻名来饮，转相仿效者多，而渐及于周边地区甚至京
邑，也就不奇怪了。

唐代陆羽和刘伯刍推出的那两份水榜，经历唐、宋、
元并无更新，以致北方佳泉迟迟无缘榜上，不为天下知。
直到明代后期文学家谢肇淛重新推出一份重量级的、网
络南北佳泉的泉水排行榜，其中山东济南趵突泉、临淄孝
妇泉、青州范公泉三种泉，以其甘冽异常，不仅榜上有名，
而且位列三甲，大大地为北方佳泉讨回了公道。但谢公深
知无论多么长的水榜，也难以一网打尽大江南北佳泉好
水，所以于水榜末又谓“其他难以枚举，但在穷乡遐僻，无
人赏鉴耳”，真是达者之言、智者之论。

谢肇淛所制泉水排行榜，虽将山东泉水名列三甲，但
为数未免太少，所以到清初，大文学家王士祯出于对家乡
的感情，极力向世人推介他所熟知的山东泉水。据其笔记

《古夫于亭杂录》之“山东泉水”条载：“……不知大江以
北，如吾郡发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
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尝作《济南水记》，与

《洛阳名园记》并传，惜《水记》不存，无以正两子之陋耳。
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首济南趵突泉，次以益都孝妇泉
(在颜神镇)、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右皆吾
郡之水，二子何尝梦见。予尝题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
云：‘翻怜陆鸿渐，跬步限江南。’正此意也。”

王士祯这里所说济南泉水“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也
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济南七十二名泉。自元于钦所撰地方
志《齐乘》载金代人所镌《名泉碑》记录济南七十二名泉以
来，诸家所记泉名并不尽相同，特别是到了现当代，泉名
屡经增删改换，然都合七十二之数，并且趵突泉皆置首
位、百脉泉都在其中。格非所作《济南水记》，推想必包含
七十二泉在内，如非佚失，颇可作为考察和研究济南泉水
古今变迁历史的绝好文献。

乾隆皇帝曾钦定济南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与其
并列第一的则是京师玉泉山泉。乾隆《御制文集》收《玉泉
山天下第一泉记》，乾隆皇帝从祖父康熙皇帝那里，继承
了一套通过称量水之轻重以定水品的方法，但有所不同
的是，康熙认为水越重越好，他却持相反看法。京师玉泉
山水以银斗较之，仅重一两，比江南素来有名的扬子金山
泉、无锡惠山泉、杭州虎跑泉等还轻二厘到六厘不等，等
而下之，其他佳泉就更重了，因定玉泉为天下第一。

济南珍珠泉以重一两二厘，和扬子江金山泉差同，而
以略重于惠山泉、虎跑泉，只好屈下一等，但亦可证在北
方、在山东并非没有足以和江南数一数二的名泉相媲美
的佳泉好水。

山东，尤其济南诸泉虽有谢公扬名在前，又得乾隆皇
帝赞誉于后，世人多予以认同，然而亦有例外。明代嘉靖
年间曾做过奉华县知县、著有《水品》一书的徐献忠却并
不看好山东的泉水，不知他根据什么原因，固执地认为山
东泉水大多出于沙土中，其气太浊，或者海气太盛，反正
总之一句话：不好。徐献忠是否到过山东，品尝过山东的
泉水，不得而知。但山东人自古以来心胸豁达大度，不会
因其说好说歹，便以为忤而有责难之声。

山东自古多佳泉，别的不讲，只说家乡鲁南，以境内有泰
沂余脉，从古多泉。这诸多泉虽难与趵突泉媲美，亦未能广为
人知并得载入史册，然以其多清冽甘腴，倒让居城之人不惜
劳力以远地掬之在桶、饮之在口，享受着它美好的馈赠。

后安村北遗址保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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